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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在小老大的追悼

会上，看见了陈卓然。就好
像小老大将他还给了陈卓
然，这一日，南昌便去了陈
卓然的家。陈卓然的房间
里还坐着一个面色白皙、
身材颀长的青年。南昌只一

眼便看出，这不是他们圈子
里的人，而是———小市民。
南昌不明白，这位思想者如
何会结交那样的朋友。而
且，看起来，他们之间还有
着一种默契，使他觉得自己
是个局外人。南昌不由生出

妒意，他不再说话，闷闷地
坐在一边。他发现陈卓然
变得谦和了，在他们过去
的交往里，陈卓然永远是

个说教者，现在，他却在聆
听阿明说话。

南昌想：这太不公平
了。南昌与陈卓然分手之
后，陈卓然显然在朝某一个
方向发展，日臻完善；而南
昌呢，遍体鳞伤。他不由自

惭形秽。他突然间开始说
话，滔滔不绝，说第四国际，
说他们这一代青年的使命，
说国际共运的继承和发展
……他的激动表情使阿明
愕然。陈卓然则微笑着，说
了一声：小托派！这一句玩

笑本是亲切的，可南昌勃然
大怒，积郁着的委屈、妒嫉、
失落，一下子涌上心头。他
陡地立起来，指着陈卓然

骂：你有什么呢？不过是娘
老子的资本，可以供你自由

选择信仰。你知道什么是革
命？是脱胎换骨，是凤凰涅
槃，是疼痛———南昌的喉头
哽住了，一声抽咽顶上来，
他使劲压住，最终还是丢人
地哭泣起来。

几天以后，南昌出得家

门，骑上自行车，听见有人
喊他。四下里一看，见对面
马路上站着两个人，对他
笑。是陈卓然和阿明。他一
扭头，不理睬，照直走他的
路。那两人车转龙头跟上
来。南昌不回头，陈卓然就

来撞他的车。阿明趁机超过
他，试图拦截他。三人纠缠
一阵，正好到了路口。南昌
冲过去，正好换灯，将这两
人阻下来。陈卓然隔了马路
喊：向你道歉还不行吗？一
换绿灯，这两人箭也似的射

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南昌的
车把，三个人终于面对面站
定了。

南昌脸上还气呼呼的，
半是没消气，半是下不来。
他们便兀自说话，虽是自己
说话，却是说给他听。南昌

听得出来。心里有一种暖意
生起，不由得鼻酸。他们一
唱一和，然后会心地笑。南
昌知道，他们在讨好他呢。
他心里渐渐清明，有些许快
乐生出。忽然，他高声问：你
们知道吗？光和真理！那两

个一怔。他得意地说：光和

真理！是啊，他终于找到了
可以和他们对垒的武器。他

咽了咽唾沫，说：有一个人，
叫高医生———他却发现他
对高医生知之甚少，然而，
引出高医生的那个人和事
却都到了眼前。他说不下去
了，埋下头朝前骑去，后面
跟了两个纳闷的人。

自此，他们三个人到了
一起。有时，他们会谈一些
浅俗的问题。比如说，女人。
阿明对女人的认识，来自妹
妹阿援。他说女人善于表
情，能够坦然地表达内心的
感情，感情这种东西，是重

负，卸下来就轻松了，但是，
也没有含量了，所以，女人
是轻盈的。陈卓然对女人的
认识却正相反，一个字
“厚”。你们知道，鲁西南的
女人怎么装束的？一边的脸
颊上披一绺额发，其余的头

发在脑后盘个髻，身上的衣
裤，是用柿子染的一种紫，
裤脚扎起来，噔噔地跺着
地，牵一头叫驴推磨去了。
女人就是厚土，种什么，长
什么！

南昌对女人的经验显然

要多过这两位，虽然他比他
们俩都要小。这些经验绝不
是“轻盈”，也不是“厚”，
而是———女人是疼痛，是特
别容易受伤的动物。陈卓然
和阿明看着南昌，不明白他
为什么显得伤感。他们不敢

多问，转移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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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是谜样的物质。在古

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和古
罗马作家老蒲林尼（Pliny）
的推荐下，砷一直被当作药
剂。很多含砷的化合物毒性
也很高，几世纪以来在一些
故意或意外致命中毒事件
中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同

时，它也被用来治疗多种疾
病，用在一些有益的用途
上，例如在 1780年发明的
福勒氏液（砷酒）中，砷就
是主要成分。福勒氏液是一
种补药，含有白砷，并且用
薰衣草来着色，据说有催情

的春药效果，能够刺激食
欲，可以用来治疗发烧。砷
当然也会影响细胞的新陈
代谢，一直被用来提升赛马
的表现，以及促进猪长胖。

福勒氏液也被用来治疗

气喘和一般的神经官能症，
另外在治疗疟疾上极为有
效，有些牙医也用它来杀死
牙齿的神经。1921年出版的
教科书《药品与疗法》中便列
出砷在这些方面的用途。砷
也被用于化妆品，因为它被

认为能够改善肤色，让皮肤
呈现“如牛奶般的玫瑰色”。

有证据显示，人体对这种

致命毒物会产生耐药性。据17
世纪一位医师的说法，奥地利
史泰里安省阿尔卑斯山区有
一群“吃砷者”，他们一周吃

两次砷，据说这使得他们的体
力获得很大改善，有利他们在

高山地区工作，并且也改善了
妇女的肤色，他们的身体都非
常健康。起初科学家斥责这种
说法为无稽之谈，但后来有位
高山农夫在一次会议上现身，
当场证明一次吃下400毫克
的三氧化二砷并不会丧命。

砷会以多种形态存在，因
此它的毒性与影响力就要视
不同的形态而定。口服砷之
后，会对肠胃造成极大的伤
害，血和部分肠壁组织会被排
泄出来，造成腹泻。一旦被吸
收进入人体内，砷会破坏很多

体内器官，特别是肝和肾，因
为大量服用砷后，会被传送到
这两个器官。砷中毒死亡的原
因通常是因为循环系统崩溃，
人体无法产生能量，造成心脏
衰竭，血压和脉搏下降，血液
无法有效被传送到身体各部

位供应氧气，影响脑和神经系
统，导致抽搐和昏迷。

跟汞一样，砷是一把双
面刃，同时也是巴拉塞尔士
原则的最佳证明。砷凡钠明
是治疗梅毒的特效药，三氧
化二砷目前对于治疗某些

种类的血癌也相当成功，福
勒氏液在治疗发烧时有效。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砷”
仍然是毒物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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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死于他被囚禁的

圣海伦娜岛。他在死前就已
经怀疑自己被下毒，一再宣

称“我会死于敌人之手”。砷
是当时普遍使用的毒药，大
家都知道砷会积聚在头发
里，因此可以从头发检测出
来。被保存下来的几绺拿破
仑头发，被拿去分析是否有
砷，果然在他一些头发里验

出砷，其中有些头发的砷含
量显然很高，但最近的几次
检测却没有出现这么高的
砷含量。另外，拿破仑的皮
肤并没有出现典型的砷中
毒症状，而他的尸体被解剖
后，发现他的胃里有一颗很

大的肿瘤。
被检测出来的砷含量高

达11ppm，这和当时用来治
病的含砷药剂的剂量吻合，
像福勒氏液。另一种解释则
是，拿破仑居住的房子壁纸
和窗帘布都用著名的史氏

绿色染料上色，主成分是亚
砷酸铜，含有很高浓度的
砷。从这座房子取得的壁纸
样品，确实被验出含有砷。
在潮湿的情况下，室内会产
生霉菌，并促使这些染料释
放出一种具有挥发性且毒

性很强的有机砷，甲基三氢
化砷。在 1950年代罗马的
美国大使馆也发生过这样
的砷中毒事件。

因此，拿破仑不像是被
蓄意下毒，而可能是长期多
种来源的砷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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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就这么昏天黑地

玩到了十五岁，突然一天宫
中哭声震天，他被告知父亲
就要不行了，而他朱厚照将
成为下一任的皇帝。

可是不久之后，麻烦就
来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健
再也看不下去了，便上书希

望朱厚照不要再玩下去，要
好好地做皇帝，并且他还在

书中列明了朱厚照的几条罪
状，比如不在正殿坐着，却四
处闲逛看热闹，擅自骑马划
船，随便乱吃东西等等。

这些是罪状吗？
应该说对于朱厚照而言，

这些确实是罪状，刘健可是有
着充足的理由的：在家待着多
好，干吗四处乱跑，万一被天
上掉下的砖瓦砸到，那是很危
险的，有个三长两短，大明江
山怎么办？骑马也不安全，摔
下来怎么办？划船更不用说

了，那年头还没有救生圈，掉
进水里就不好了，为了大明江
山，最好就不要随便干这些危
险活动了。东西更是不要乱
吃，虽然毒大米、烂花生之类
的还没有普及，万一吃坏肚子
的话，大明江山……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刘
健苦口婆心地说了很长时
间，可朱厚照对此只有一个
想法：全是废话！老子当太子
的时候就没人敢管，现在做
了皇帝，这个老头子竟然还

敢来多管闲事！
但这个老头子毕竟是老

爹留下来的头号人物，是不
能得罪的。

于是朱厚照搬出了一副
忠厚淳朴的表情，老老实实
地说道：“我明白了，今后一
定改正。”

这之后，非但没有看见

朱厚照悬梁刺股，勤奋努力，
反而连早朝都不上了，更不
要说什么午朝，整天连这位
老兄的影子也找不着。这下
轮到人事部长马文升和国防
部长刘大夏出马了，他们早
就感觉到不对劲了，为了能

够及早限制住这位少年皇帝
的行为，把他往正道上引，他
们准备奋力一搏。

很快，两人先后上书劝
说朱厚照。朱厚照终于遇到
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考验，
十六岁的他毕竟没见过二位

部长这种不要命的架势，他
第一次产生了畏惧感。然而
这时耳旁一个声音对他说：
陛下，你不需要听命于他们，
你有命令他们的权力！

朱厚照高兴地接受了这个

意见，他当即对二位部长表示，
你们也不用再上书了，你们下
岗了，收拾东西回家养老吧！

马文升和刘大夏万万想
不到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
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伤心
之下，他们各自离职回家。

发出那个声音的人，叫
做刘瑾。公正地讲，刘瑾是一

个很有追求的太监，他进宫
之后勤奋学习，发愤用功，被

选为朱厚照的侍从。当刘瑾
看到不爱读书、整日到处闲
逛的朱厚照时，他意识到，一
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
只要能够哄住这个爱玩的少
年，让他随心所欲地玩乐，满
足他的需求，就可以得到自

己想要的一切！
当然了，刘瑾并不是唯一

的聪明人，还有七个人也发现
了这条飞黄腾达的捷径。他们
八人也因此被授予了一个极
为威风的称号———八虎。
朱厚照很快发现，与那

些整日板着脸训人的老头子
们相比，身边这些百依百顺
的太监更让他感到舒服。于
是他给予这些人充分的信
任，将宫中大权交给了他们，
还允许他们参与朝政，掌握
国家大权。

有了皇帝的支持，刘瑾
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位
刘先生实在是一个绝顶聪明
的人，他充分吸取了前几任
太监的经验教训，将自己的
手伸向了一个新的领域———
文官集团。

刘先生很清楚，自己虽
然得宠，归根结底也只是个
太监，要想长治久安，稳定发
展，就必须拉拢几个大臣，刘
健、李东阳这些人自然不买
他的账，但他知道，要在读书
人中间找几个软骨头的败类

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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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丽莎进门时一边清理

着头发中的沙子，一边抱怨北
京该死的沙尘暴，然后表情甜
蜜地把一大堆楼书摆在我的
办公桌前。这几天她几乎把整
个北京城新楼盘全部跑遍了，
圆润的脸窄了一圈。以她对生
活孜孜以求的态度和工于心

计的盘算，我坚信她已找到了
生活中最大的“性价比”。
“东北边的‘望京’，东

边的‘阳光’，东南的‘亦
庄’，经过我现场考察最后圈
定的三家楼盘，离你上班近，
平时也不耽搁和那些狐朋狗

友厮混。我已经和售楼小姐
约好时间了，明天你最好就
把预订合同签了。”
“我可不想那么急着当房

奴，我又不是没有地方睡觉。”
“你那地儿破得都快成

猪圈了，这几天北京的房价

都‘毛’了，一天涨五百元，
就你那点银子再过几天还不
够首付的。”
“严丽莎，你当会计真是

投对了胎。”
“我帮老板做假账时才

没那么费心呢，你才是我人

生中最重要的一本账。”她圆
润的脸凑过来显出无限深
情，我别过头去，假装打了一
个巨大的喷嚏。
“望京”和“阳光”的面

谈不欢而散，不仅房价偏高，

而且我看不惯售楼小姐盛气
凌人的架势，好像我不是买

房而是去抢房似的。我负气
离开，严丽莎跟在后面一路
说：“‘亦庄’那楼盘你一定
要下定决心了，如果要成为
一个真正的北京人，首先得
有一套北京的房……”我看

着她，冷冷地说：“对不起，真
正的北京人在周口店。”
“亦庄”那处楼盘还没

有那么恶意，还没有到售楼
处我竟然闻到了在城区已经
绝迹的青草味。对于我这样
年收入只有十来万开辆破车

的人，至少它可以让我远离
北京城让人窒息的压力，假
装俨然成了小资。

惊讶严丽莎与人熟稔的
天赋，她一边和售楼小姐们
打着招呼一边把我拉向预约
好了的座位。我懒散地走着，

感到一种凛然的东西……一
抬头，卓敏，就站在我呼吸可
及的地方。一身职业套装的
她站在落地玻璃窗前一动不
动看着我，像个漂亮的广告
牌……然后转头对严丽莎
问：“严小姐想好了吗？今天

是优惠期的最后一天了。”
严丽莎拉着她的手热烈

得让人觉得快中暑：“想好啦，
但昨天我忘问停车位是年租
还是月租，年租打多少折，送
厨具和家用电器吗？”……

我愣在原地，怀疑眼前是

否是一种幻象。卓敏沉默了一

会儿，很职业地说：“作为这家
楼盘的售房代表，我必须向你

们说明它良好的性价比。南北
通透，采光充足，风水也是专
门从香港请来的高人看定的
……这位先生，你不是最喜欢
早上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阳光
从窗帘缝里洒进来的吗？”

严丽莎疑惑地看着她，

问：“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卧室
朝东？”卓敏愣了一下，镇定
地说：“我看过严小姐填写的
登记表，这位先生是摄影师，
又喜欢越野赛车，早上起床
看到阳光符合他的职业和爱
好。”严丽莎高兴地点点头。

卓敏带我和严丽莎去看
了样板间，帮我设计好了我
的按揭模式……她一直职业
地笑着。有一刻我甚至怀疑
眼前的她是不是真实的卓
敏，直到在严丽莎坚持下我
交付两万元定金并签了合

同，我看见合同书售楼代表
一栏下签着“卓敏”的名字、
一个新的手机号码……

她一直把我们送到停车
场，她帮严丽莎拉开那道她
曾经很熟悉的车门，她说按
公司要求必须让每一个业主

有回家的感觉，她微笑着向
我们挥手告别……

严丽莎在旁边颇有成就
感：“这房子肯定增值。”突
然有所警觉，“你今天怎么
了，是不是看人家售楼小姐
长得漂亮就想入非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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